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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力彦

! ! ! !军令如山。我父亲知道上级决
定已不可更改，要顺利完成任务，只
能去找姬庄的“两面保长”姬茂喜想
想办法。他表面上是伪保长，实际上
为抗日做了不少事情。可是他告诉
我父亲，他也不认识姬庄据点里新
换防的伪军，只听说这群伪军的头
目是个中队副。我父亲就派他去伪
军据点探探虚实，然后想办法把那
个中队副请到家里来，款待并教育
他。姬保长答应前去一试。
隔天清晨，我父亲带领三名队员

悄悄来到姬茂喜家里，静候伪军中
队副的到来。将近中午，果然伪军中
队副在姬保长的陪同下，只带了个卫
兵就来到了姬茂喜家。他们刚坐下，
我父亲就掏出短枪，一个箭步冲过
去，用枪口顶住了这个伪军中队副，
低声喝道：“不许动！”这个伪军中队
副顿时吓瘫了，那个卫兵也已经被缴
了械。我父亲告诉他：“我是飞虎队
的。”接着，我父亲为了稳定那家伙
的情绪，先同他拉家常，得知他家是
滕县的，在青帮的“家礼”上，辈分是
!"。我父亲随口说道：“我是!!，还长
你两辈，咱们还是老乡呢！”随后，我
父亲对他讲了一番抗日救国的道理。
那家伙连连点头称是。临走时，我父
亲对他说：“枪还给你们，明天晚上我
要到你们的据点去看望弟兄们。”那
家伙赶紧点头说：“欢迎光临！”
第二天晚上#点多钟，护送陈毅

军长的先遣队到了，我父亲立即带
领几名队员到姬庄伪军据点。伪军
中队副急忙出来迎接，我父亲开门
见山说：“等一会儿有几个兄弟要到
铁路西面去办点事，请老弟行个方
便。”伪军中队副听了非常客气地
说：“没问题。”他命令值班的伪军士
兵打开探照灯，在铁路两旁很深的
封锁沟上搭了小桥。然后，我父亲和
几名队员就与伪军中队副一起登上
炮楼，注视着公路。
过了一会，我父亲看到杜政委、

大队长带领队员们护送骑着骡子的
陈毅军长过来了。当骡子走到封锁
沟前时，陈毅军长敏捷地跳下骡子，
稳健地走上小桥过了封锁沟，然后
大步跨过铁路，和护送队伍很快地
消失在铁路西面的夜幕之中。

等护送队伍走出半里地后，我
父亲带领几名队员离开姬庄据点，
担任护送队伍的后卫，向西疾行，一
直来到微山湖边。这时，他看到陈毅
军长正在向大家一一告别。然后，我
父亲和战友们目送着陈毅军长坐的
船驶向远方。

田沅牺牲令他终身遗憾
父亲生前常对我们说，在鲁南

铁道大队期间，对敌斗争很残酷，有
一件事他终身难忘，也是终身遗憾。
那是在$%"&年春天，上级命令我父
亲护送田沅过津浦铁路。田沅是著
名音乐家田汉的弟弟。他是从上海
出发，途经鲁南，奔向延安。
当时日伪军正在重点进攻抗日

根据地，交通要道严密封锁，到了晚
上就实行戒严，日伪军龟缩在据点
里，用探照灯照射公路和铁路线，还
不时地打冷枪，用以壮胆。我父亲只
能请田沅暂时住下，等待时机越过
铁路。因田沅和我父亲都是知识分
子，年龄相差不大，所以很谈得来，
十分投缘。
住了一周，看看形势略有好转，

我父亲就带着田沅趁着天黑，悄悄地
行动起来。他们绕过了日伪军据点，
正要通过铁路时，突然飞来一颗流
弹，偏偏击中了田沅。我父亲马上背
起田沅就跑，赶了几十里地，送到鲁
南军区卫生队。谁知经过三天三夜的

抢救，还是未能将田沅从死神手里夺
回来。这三天三夜，我父亲一直陪伴
在旁。田沅在最后时刻，将他的一块
欧米茄怀表送给我父亲留作纪念后，
就在我父亲的怀里闭上了眼睛。我父
亲禁不住失声大哭，悲痛万分。
我父亲在此前此后，与战友们

一起，曾安全护送过罗荣桓、萧华、
朱瑞、陈光、陈毅、范文澜、胡绳等党
政军领导人和其他爱国志士以及群
众上千人，除田沅外，没有一人牺
牲，因此在许多年后，我父亲对田沅
的牺牲依然十分内疚。
我父亲在临终前，将田沅送给

他的欧米茄怀表交给了我，并对我
母亲说：“这块表留给大儿子，作为
传家宝永远传下去。”

五十里奔袭歼灭敌寇
鲁南地区的抗日斗争非常残

酷。我父亲曾率领短枪中队参加过
各类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敌人魂
飞魄散。

$%"&年'月$(日，鲁南支队在彭
口闸村召集各大队和武工队负责人
开会，地点是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
院子后边是又深又宽的运河，铁道
大队派出部分队员担任警戒。午饭
后，与会人员正准备继续开会，突
然，数百名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悄悄
窜进闸村，妄图包围会场。中队长徐
广田和指导员颜耀华发现敌情后，
一面鸣枪报警，一面组织队员迎头
痛击来犯之敌。这时日伪军的机枪
已经对着大门，副大队长兼中队长
王志胜正准备拉开大门冲出去，被
我父亲猛地一把拉过去。他指挥战
士们与门外日伪军激烈交战，掩护
与会人员翻越墙头，安全转移。
然后，我父亲带着几名队员绕到

日伪军的后面，与徐广田指挥的部队
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打得敌人晕头转
向，以致怀疑铁道大队早有准备。我
父亲接连打死了几个敌人后，捡起一
挺机枪就迅速撤离。日伪军不明情
况，一时不敢贸然进攻，我父亲和战
友们就趁机一路奔跑赶上了大部队。
这一仗不仅使日伪军扑了个空，而且
缴获了一挺机枪，我父亲因此获得了
鲁南军区颁发的三等功奖状。

$%"&年底，鲁南支队根据情报，
准备在路上伏击日伪军，但日伪军
却并没有走我们预先埋伏的路线，
而是走了相隔四五十里的另外一条
路。为了消灭这股敌人，必须迎头赶
上。我父亲马上带领几名队员骑上
四五辆自行车，每辆自行车后座上，
坐了一名机枪手，抱着机枪和子弹。
大家轮流骑车奋力赶路，大部队则
在后面跑步追赶，经过几小时的长
途奔波，到达设伏地点后，大队长刘

金山累得口吐鲜血，队员们也都上
气不接下气。但是，一看到钻入伏击
圈的敌人，指战员们都忘记了疲劳，
个个精神抖擞，马上投入战斗，干
净、彻底地歼灭了这股敌人。
后来，我父亲因对敌斗争的需

要，奉命转到其他方面工作，但他对
铁道大队始终十分关心。

晚年缅怀先烈常常潸然泪下
父亲在晚年常常深情地对我们

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铁道大队确实
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开辟了
一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
地，但也牺牲了许多指战员，如洪振
海（第一任铁道大队大队长）、赵永
全（铁道大队副大队长）、文立正（第
二任铁道大队政委）、孟昭煜（第三
任铁道大队政委）、张鸿仪（第五任
铁道大队政委）、徐广才（铁道大队
短枪队队长）、曹德全、曹德清、李云
生和朱其金等。每次说到这里，他都
会心情沉重，热泪盈眶，并叮嘱我们
要万分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有时，父亲会自豪地告诉我，铁
道大队还是个革命大熔炉，它为解放
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培养锻炼了一
批军政干部，如郑惕（原二炮副司令
员）、杨广立（原南京军区副政委）、杜
季伟（原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刘金
山（原苏州军分区司令员）等，以及一
批地方干部，如靳怀刚（原上海市人
大副主任）、王志胜（原山东枣庄市人
大副主任）、赵明伟（原名赵若华，原
杭州上城区区长）等。我父亲进城后，
先在上海市肃反委员会工作，后调往
华东化工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以及
上海市卫生局担任领导职务。
我父亲虽然在鲁南铁道大队工

作只有一年八个月，但是，当我问他
“您这一生中，什么阶段过得最有意
义”时，我父亲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铁道大队打日本鬼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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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上海前夜
王唯铭

! ! ! ! ! ! ! !"# 龙门书院里的阅读

就在这时，龙门书院出现在李平书的面
前。先介绍一下其时四处勃兴的书院。

背景是如滔滔洪水的“洪杨之乱”，遵崇
所谓基督教文化的长毛们，在一路暴动中，肆
意焚毁着传统书院，砸烂着圣贤牌位，他们用
野蛮的暴力来显示自己的文化纯洁性。洪杨
之乱平息后，清帝国无论高层、中层，都感觉
到文化重建的迫切性，重建，不仅是对长毛们
将近 $"年来在中国大地上胡作非为的拨乱
反正，也隐含着对其时已来势汹汹的西方文
明作极力阻挡，同时，帝国高层凭借书院培养
出帝国急需的经世之才。书院由此在中国各
地纷纷兴起，譬如，阮元在杭州办了诂经精
舍、在海宁办了安澜书院、在广州办了学海
堂；陶澍在江宁办了惜阴书院；而黄体芳在江
阴办了南菁书院，如此等等。说到上海，当时
帝国中最有才干之一的官员丁日昌，提出江
南机器制造总局构想的男人，于 $#'(年提出
开办龙门书院设想，正式完成则是上海道台
应宝时，$#')年，他拨出公家银子一万两，在
吾园开出龙门书院。

经母亲胡氏的强烈指点，$#)&年冬天，
李平书以第四名资格考进龙门书院，可以想
见其学识、考功不是一般的好。
对李平书作深入研究的专家们无一不强

调龙门书院对他的重要性，那么，这书院究竟
重要在哪里呢？先是老师不同凡响。
进入龙门书院时，李平书相遇了书院山

长刘熙载。刘熙载，人不是一般人，校长也不
是一般校长。出生于江苏兴化的他，早在
$#""年，五口通商之后第二年，以绝对才学
高中进士* 随后就成为帝国文化领域最高层
面中一员：翰林庶吉士。不久，又被授为编修，
又不久，担任广东学政*掌管科举选拔大权，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之一。$#')年，
刘熙载来到第一上海，担任龙门书院山长（今
日校长）一职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儒，不是
一般儒生，是大儒。

既然大儒，就有独特的办学宗旨，下面
!+字正是龙门精髓：地属濒海，中外杂处，
闻见易纷，砥柱中流，尤须正学。
尤须正学是关键。
刘宏儒对学子要求是“才出于学*器出

于养”，是“学必尽人道”，是“士人所处*无论
穷达*当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不可自待菲
薄”，是“学者必先品行*次及文学。学术事功*

原委有序”，是“有志之士不以遇合之心夺其
学问之实”，如此等等。也因此，这个宏儒在十
分权威的《清史稿》中被如此品评,“自少至老*

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主讲龙门
书院十四年*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著
《持志塾言》二卷*笃近切实*足为学者法程。”
“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说法有点夸

张，但刘熙载作为正人君子，恐怕无人能够质
疑。在这样的大儒教导、提点、培养下，李平书
怎么不会成为龙门书院所要求的“中流砥柱”？
对新学探入，让李平书在龙门书院尤其

得益匪浅。
龙门书院有什么呢？有很多新学新知，譬

如“舆地之学”，有这样两本书，对李平书产生
了极大影响，让他成为 $%世纪 )+年代抬眼
看世界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超前一个，当
然，实事求是说，比较王韬，他晚了许多，比之
容闳，更是差了不少。
这两本书，一本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另

一本是徐继《瀛环志略》。两本书，说的是世界
地理，其实远远不止，《海国图志》的核心思想
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让帝国自太平天国
暴动之后，因自强运动而让王朝多生存了半
个世纪的自强运动，它的精髓思想便出自于
此；而《瀛环志略》的要害在于解构了这样一
个顽固的理念：中国便是中央之国，便是世界
中心，无论器物或意识形态，它都高高在上，
居于任何民族的前列和上层。中国并不是居
于世界中心，儒学也不能够包打天下，尽管，
对中华民族来说，它的伟大性毋庸置疑，但面
对基督教文化，它不就有很尴尬、很不幸的一
面吗？李平书接受了这些新知吗？应该是的。
他还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读了
《皇舆全图》，他一定还钻研了“汽机新制、开
煤要法、化学分原、航海简法、器象显真”*龙
门书院里的反复阅读，让李平书的眼界、胸襟
都有了以往不曾有过的辽阔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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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黑太阳

半年以后，张秉贵站在了东京地方裁判
所的原告席上。
“法官阁下，贴着太阳徽的旧日本军轰

炸机给重庆城带去的，不仅仅是一颗颗夺人
生命的炸弹、燃烧弹，还有一颗‘黑太阳’。这
颗‘黑太阳’窒息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造成
无以计数的家庭家破人亡。到了该彻底清算
这笔反人类的战争罪行的时候了，否
则，日本的太阳终将蒙羞。”

法庭里寂静下来，人们似乎还在
回味梅泽一郎律师的话。该轮到被告
方律师松本茂出场了，他踱步到张秉
贵面前，问：“原告，你告诉我，那天大
隧道里你的家人，还有其他的死难
者，到底是怎么死的？”

张秉贵舔了舔干涩的嘴唇说：
“是……是闷死的嘛。”“为什么会闷
死呢？”松本茂不慌不忙地问。“人多
个嘛，又拥挤噻。”“为什么要拥挤？”
“为啥子挤？因为你们日本飞机来轰
炸我们么，我们只有躲进防空洞才能
保命嘛。”“原告，那个防空洞有三个
出口，对吧？”“对。”“每个出口都堵死了吗？”
“都堵死了。只是有的洞口死的人多些，有的
少些。”“原告，那天有炸弹落在哪个洞口了
吗？”“没得。”“有炸弹击穿了你们的防空洞
吗？”“没得。”“有日本飞机的机枪扫射、封锁
了任意一个洞口吗？”“没得。”“那他们挤什
么呢？”松本茂忽然提高了声音。
“我想起来了，”张秉贵忽然大声高喊，

“我听洞子里出来的人说，日本飞机投了毒
瓦斯，人们才开始互相拥挤的。”这是原告证
言中本来没有的内容，张秉贵被对方律师穷
追猛打，觉得自己丢了重庆人的脸了。他想
为大家、为自己扳回一分。

法庭里安静了半分钟，梅泽一郎律师心
里直叫“坏了坏了。”旧日本军在重庆大轰炸
中有没有实施细菌战的问题，律师团正在调
查中。帮中国人打的湖南常德细菌战官司进
行了十来年，细菌战受害者可不像大轰炸受
害者，有比较明显的人证和物证，取证之艰
难非常人可以想象。梅泽一郎律师不是不知
道重庆大轰炸中日军投放了细菌武器的传
闻，但目前他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没有

结论的事捅到法庭上，只会让自己更被动。
松本茂律师是个何其精明的人，他看出

了梅泽一郎律师的犹豫，对方的上诉证言里
本来就没有“毒瓦斯”的内容，他判定这是原
告随意性的发挥，这等于对方自摆乌龙。天
赐良机，他不会轻易放过。
“原告，你听说？听谁说？”“大隧道惨案发

生后，好多活下来的人都在说，洞子里有毒气。”
张秉贵没想到对方律师跟他当真了。
他的阵脚乱了。“你都不知道的事情，
怎么能在这里指控呢？你前面陈述的
那些事情，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法
官阁下，原告的证言前后矛盾，不可
采信。且原告有作伪证的嫌疑。”
“法官阁下，刚才原告方律师说

是旧日本军的轰炸造成了重庆的大
隧道惨案。不错，那天重庆上空确实
有轰炸，重庆的大隧道也的确发生
了死伤甚多的惨案，我承认这是一
起不幸的事件。但它的真相又如何？
第一个真相是：重庆文史单位公开
发表的一些关于‘六·五大隧道惨
案’相关文章的数据显示，这个巨大

的公共防空洞最大定员为 '(((人，但惨案发
生那天大隧道里至少涌进了一万至两万人。
第二个真相：噢，对了，不是没有通风设备。在
一份国民政府一个官员的报告中说，本来惨
案发生前半个月就已经安装好了一台通风
机，但因工程处未能约到某个电机工程师，工
程处的一个官员以自己不懂电机原理为由，
自行终止了验收。第三个真相：在《陪都市民
为 '月 (日敌机夜袭发生隧道惨案给国民政
府各机关团体的呼吁》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防
空洞里情况的描述：避难民众进洞三时许，空
气不能流通，出汗发热，空气阻塞，人人愿意
出洞透换空气，以免气塞待毙之惨痛！殊知防
护团及宪警将洞门封锁，勿许外出透空气！况
且锁洞之人，离洞他去。第四个真相：根本没
有什么毒气弹，惨案的发生是中国人自相拥
挤造成的，就连原告本人，不是也爬到其他受
难者的头顶上去了吗？”
以能言善辩著称的梅泽一郎律师彻底被

击垮了，他怔怔地望着对方，一时连“反对”
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是他律师生涯里的滑
铁卢。


